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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时期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 

□冯定雄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316000] 

 

[摘  要]  犹太文化在波斯帝国时期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如巴比伦文化就对犹太文化产生了

强烈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巴比伦文化中的宗教、建筑风格、生活习俗以及姓名等对犹太文化

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

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与特征的自觉，特别是促进了犹太民族文化核心《托拉》（《摩西五经》）的正典

化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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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

洲的大帝国，其统治区域内涵盖了两大人类文明摇

篮（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同时与另两大人类文

明最初之地（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希腊文明）接近。

庞大帝国的统一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波斯

帝国是第一个认识到被征服人民的多样性和自治性

的帝国”[1]，因此，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文

化交流的措施，如尊重被征服各地的宗教、习俗、

合理的赋税制度、方便快捷的交通体系等等。这些

措施不但促进了帝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

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交往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自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犹大王国灭亡后，犹

太民族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巴比伦，他们在那里

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前538年，虽然居鲁士下诏允许

他们回归上帝的“应许之地”，但是由于他们没能在

故土建立自己的国家，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

济上都必须受制于人，加之波斯帝国的宽容统治，

更促进了境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在与周

边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强大民族的文化势必对弱

小的犹太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这种影响

和冲击中，其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是犹太民族身处

其中的巴比伦文化，因此，本文试就巴比伦文化对

犹太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教的影响 

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民族的最重要影响是对其宗

教——犹太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以西结书》中

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以西结的思想和行为中，很明

显地保留有他所生活的巴比伦的艺术、神话和习俗

的影响标记，这一点已为考古学家的发现所充分证

明和强调。”[3]129由于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生活的一切

准则，因此，大量的巴比伦神话、宗教、建筑、艺

术、雕刻等观念和实体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其宗

教中，特别是它的正典《希伯来圣经》经卷中。因

此，我们在《希伯来圣经》中总能看到犹太教对巴

比伦文化或明或暗的汲取。恩格斯对此曾有过精辟

的论述：“由于斯密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

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

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

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

分。”[4]具体说来，巴比伦宗教对犹太教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希伯来圣经》对苏美尔-巴比伦神话关

于创世的吸收。创世是世界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之

一。苏美尔-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

认为：世界在尚未形成之前，只有一团混沌和一片

汪洋。汪洋中有个水怪名叫阿普苏，还有一只狮身

龙首的女怪梯阿马特。阿普苏与梯阿马特生下男女

二神，以后众神陆续出生。由于天上的众神与水中

怪物互相厌恶，都想消灭对方，因此他们之间展开

了一场激战，结果，众神中最年轻的马都克杀死了

梯阿玛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都克开始创造

天地，他把梯阿玛特的尸体分成两半，一半做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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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做成地。同时，他还创造了日月星辰、动物、

植物等，并在天上建造了神界的宫殿，使众神各得

其所，均有安排。这时，众神为了免除自己的劳役

之苦，要求他创造人，于是他杀死妖兵的首领基恩

古，用他的血掺和泥土，创造出了人类。我们对照

《创世记》开篇到第2章第3节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和

人类的描述，就可以发现，它与《埃努玛·埃立什》

的内容颇为相似，只不过是在主题形象、主题精神

及创世手段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5]29-33。 

其次，犹太教中关于诺亚方舟的传说基本上是

吸收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关于洪水的记载。据

《吉尔伽美什》的第11块泥板记载：众神曾降特大

洪水，罪恶的尘世尽遭淹没，只有一个名叫乌特·纳

皮什提姆的义人被埃阿神拣选，预先准备了求生之

舟，把地上的动物各选雌雄一对，带上一家老小，

在舟中幸免于难。最后又靠一只鸽子的指引，在尼

锡尔山上着陆[6]。诺亚方舟的故事记载在《创世记》

第6～9章中，只要我们对比这两个神话，就可以发

现这两个洪水传说十分相像，很显然诺亚方舟的传

说是从巴比伦人那里承袭过来的，甚至是原封不动

地照搬过来的。关于这一点，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

密斯早在1872年12月3日的伦敦圣经学会上就宣读

论文予以了证实[5]33。 

第三，对巴比伦“伊甸园”的吸收。《创世记》

中，上帝在创造出世界和人类后，紧接着是对伊甸园

的描述。据考证，“伊甸”原是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

下游一块冲积平原的名称，这是一块肥沃之地，在《希

伯来圣经》中，它演化成为“可乐之地”，后来它又

逐渐有了“人间天堂”、“极乐世界”等涵义[5]32。 

第四，犹太教基路伯形象对巴比伦神牛克鲁卜

形象的吸收。基路伯是犹太教经典中所记载的长有

翅膀的天使，也称基路冰。《希伯来圣经》对它的最

早记载是在《创世记》第3章第24节中：亚当和夏娃

偷吃禁果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为了不让他们再

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上帝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

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去生命树的道路。

关于基路伯描述最生动、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西结

书》中对“神的宝座”的描绘：“我观看，见狂风从

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

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光，又从其

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

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

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

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

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

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

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

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

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

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

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

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

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

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

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

掉转。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

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

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

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

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

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

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

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

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哄嚷的声音。活物站住

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

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

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

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

状，周围也有光辉。”这里关于一个“活物”有四个

脸的描述实际上就是上古亚述和巴比伦王国（及新

巴比伦王国）的神牛克鲁卜的形象。克鲁卜具有双

脸人或四脸人的形象，它是守卫在王宫门前以示威

严的神。因此，“很明显，（以西结）在神用以发布神

谕的宝座的描绘中有不可否认的巴比伦因素。”[3]130 

第五，对巴比伦天使观念的吸收。天使观念最

初起源于印度（《摩奴法典》），后来传至中亚、西亚。

在希伯来语中，天使最初的意思为上帝的“报信者”

或“代表者”。在“巴比伦之囚”以前，这些天使作

为一种精神实体有着各不相同的名称，如“神的儿

子们”、“神的众子”，甚至直接称之为“人”，更特

别的称呼是与神的宝座相关的：撒拉弗（六翼天使）、

基路伯（小天使）、活物等。这些天使不仅有着各不

相同的称呼，而且他们各自的使命也不相同，如有

的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有的是“向

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天使等。由此可以看出，

《希伯来圣经》对天使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和内涵。

直到“巴比伦之囚”前，“《圣经》中描绘的这些神

圣精神实体都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名字以及等级

体系。在执行他们各自的使命中，他们的形象与使

命一样各不相同。” [7]事实上，天使观念在犹太教中

并不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它也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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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系统化的分支。“巴比伦之囚”之后，这种状

况发生了变化，天使不但开始有自己的名字，而且

还有等级之分。正如伏尔泰指出的那样，犹太教天

使观念“是在被（亚述）掳为奴之后才认得的，因

为在多比以前，不论是《摩西五经》还是在任何希

伯来文典籍中，都没有天使的名字。”[8]事实上，“巴

比伦之囚对犹太天使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拉比传

统在以下的叙述中证实了这种巴比伦-波斯影响：

‘天使的名字是犹太人从巴比伦人那里产生的。’到

巴比伦-波斯时期，天使已经变得具有个性化，并被

赋予了特定的名字，而且和巴比伦诸神一样具有了

不同的等级。”[9]如在《多比书》中，天使拉斐尔
①

伴随年轻的多比亚去玛代，这可能反映了琐罗亚斯

德教的弗拉维什观念，即守护神观念[10]。到波斯帝

国时期，犹太教的天使已经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

多的天使开始接受名号并拥有被指定的活动地区。

天使的这一演化过程到希腊化时代的启示文学《但

以理书》中达到了高潮。在《但以理书》中，天使

第一次分为高等级的天使长（弥迦勒和加百列）和

较低等级的民族守护，在《但以理书》之后的启示

文学中，特别是在《以诺书》、《禧年书》、《十二族

长遗训》等中，这种等级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在上帝对其臣民的惩罚方式上，《希伯来

圣经》也明显地受到了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希

伯来圣经》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上帝的处罚，然

而其处罚方式大多是洪水、刀剑、饥荒、瘟疫、干

旱、蝗灾、地震、毁灭城池、大火、雷电等，而这

些处罚方式在更早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早有描

述。如在《吉尔伽美什》中，埃阿(Ea)对恩利尔(Enlil)

大加责备，问他为什么不用狮子、狼、饥馑、瘟疫

来处罚人类，而要用洪水来毁灭他们。很明显，上

帝的惩罚方式就是对巴比伦民族的处罚方式的翻

版，因为“如此的确切的相似性不能仅仅归咎于偶

然巧合。”[3]140虽然这些影响很远古，但此时它仍然

保留在犹太民族的记忆中，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希

伯来圣经》中。 

二、巴比伦文化对犹太生活文化的影响 

犹太文化不仅在宗教方面深受巴比伦文化的影

响，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社会生活及社会习俗上同样

深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 

在建筑方面，犹太民族的建筑明显地受到了巴

比伦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以西结书》中写道：“人

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

城画在其上。”这明显的是巴比伦人的做法。巴比伦

人在建筑过程中，总是习惯于把各区域、城池、房

屋、城墙、运河等规划刻在泥柱上，再根据规划进

行修建。关于这一点，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

如“尼普尔城市规划”就是很好的证据[3]138。由于

当时“巴比伦的砖瓦业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11]，因此长期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可能

不受其影响。 

在生活习俗方面，一方面，由于犹太民族生活

在巴比伦，其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及农业季节的推算

都必须同当地居民相协调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

很多犹太人改信巴比伦宗教，其宗教节日的庆祝更

离不开巴比伦的日历及节日的计算，因此，犹太人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巴比伦的日历季节，“就

连尼希米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不

断地使用。”[2]118犹太人在接受巴比伦日历季节的影

响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对巴比伦七天一周观念

的采用，从而创立了自己民族区别于周边各民族的

安息日。
②
在穆拉斯苏文献中，提到了70多个可以肯

定的犹太人的名字，这之中至少有5个人的名字是以

前文献中从未有过记载的“沙巴太”，有两个名字即

阿该或哈该（即哈该）是在以色列很早的时候就废

止不用而在后先知时代又变得很著名的名字。这两

种名字都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的两个节日：安息日和

七七节（或五旬节）。在古代习俗中，如果孩子出生

在某些节日里会被看作是一种吉兆，父母们往往会

抓住这一机会来显示孩子与节日之间的联系，以便

增加孩子未来的好运。因此，很多出生在“沙巴太”

这一天的孩子都叫Shabbetai，从而表现出父母对他

们的祝福。“沙巴太”这一天正好是巴比伦一周七天

中的最后一天，而犹太人正是吸收了这一习俗而创

立了自己的安息日
③
。 

巴比伦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还可以从这一时期

犹太人的名字特征中反映出来，这也是巴比伦文化

对犹太文化同化的外在表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为重建自己民族精神而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

其两位领袖即设巴萨和所罗巴伯的名字就是地道的

巴比伦名字
④
。《但以理书》提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

尼撒选了四个以色列人在王宫，其中伯提沙撒（即

但以理）和亚伯尼哥（即亚撒利雅）两人也明显是

巴比伦名字。穆拉斯苏文献中提到很多犹太商人，

他们的父亲是希伯来名字，而他们自己则是当时巴

比伦通用的一些名字。现代犹太人几乎一致认为，

如果设巴萨与示拿萨是同一人的话，那么一定是设

巴萨为了迎奉国王对月亮之神欣的崇拜而把自己的

名字改成了示拿萨[2]119。由此可见，长期生活在巴

比伦的犹太民族，为了适应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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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深受巴比伦社会生活文化的影响。 

三、外来文化的侵蚀与民族文化的抗争 

对犹太民族而言，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深

刻影响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来文化的这

种影响大大丰富了犹太文化宝库，为它带来了丰富

的营养和新鲜血液，也为犹太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传

承提供了基础，因此，外族文化的影响对犹太文化

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最

重要的一方面是，如果犹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任凭

外族文化的侵蚀，那么，这些外来文化对犹太民族

而言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和交流融合了，而

是一种文化的淹没和吞并了。这种淹没和吞并，实

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侵蚀和同化。这对犹太民族的危

害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在政治上他们是隶

属于波斯帝国的行省，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没有

自己的政治主权；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又被周边的

强势文明淹没和同化。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已经消失

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符号，因此也就不能被称

作真正的民族了。这样的例子在西亚历史上早就屡

见不鲜，对犹太民族而言，北方同胞“丢失的十支

派”
⑤
就是前车之鉴。 

残酷的环境对犹太民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是

继续争取维系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纽带而防止被

外族同化，还是任凭外来文化的侵蚀而使自己消失

在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事实证明，犹太民族选择了

前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的

民族文化。因为对他们而言，“随着犹大国的毁灭，

那种捍卫精神的战斗创造性也就大大削弱了。所有

精神力量现在都集中在为反对外来影响而保存民族

本性上，集中在为抵挡各种异己倾向的侵入而扎紧

自己国土篱笆的工作上，集中在整理所有价值以防

任何取代上，以及集中在对宗教进行一种明确的、

没有被歪曲的，即一种恒定合理的阐述上。”[12]也就

是说，如果要继续维系和保存犹太民族的存在，他

们必须进行保存民族文化的抗争，这种抗争不是武

力的，也不是由外来民族实施，它必须是自己民族

的反思，是自己民族的自觉和自救。对犹太民族而

言，如何才能保存自己民族的本性？怎样才能防止

民族价值被取代？什么才是恒定合理的阐述？答案

只有一个，那就是固守自己的民族精神内核——《托

拉》（即《摩西五经》）。 

《托拉》的正典化定型也正是在犹太民族文化

深受巴比伦文化深刻影响的时期。《托拉》的权威地

位的确立是通过以斯拉改革完成的。《托拉》权威地

位的确立，在犹太民族史上无论给予多么崇高的评

价都不过分，甚至都不能完全体现出它的全部价值。

在现代圣经学者看来，《托拉》开创了对犹太民族统

治的新时期，“正是在此时，‘五经’接近了其最后

的形式，成了以色列宗教无可争议的准则，而且此

时，犹太教向成为圣经宗教，实际上是第一圣经宗

教，迈出了其最重要的一步。”[13]正因为如此，“塔

木德中的犹太传统通常认为以斯拉确定的《希伯来

圣经》各书是神圣的，因而也是‘正典的’。”[14]《托

拉》要求犹太人民严格按照它的每一个字来规范自

己的日常生活，彻底笃信自己的民族信仰和生活规

则。更重要的是，它严格要求犹太民族遵守自己的

宗教习俗和节日，特别是安息日——“摩西十诫”

中唯一提到的节日
⑥
。正是由于以斯拉开创的《托拉》

统治，使“他们（回归犹太人）变成了犹太人”[15]，

从此以后，“犹太人的显著标志不是政治意义上的

国籍，也不是其种族背景，甚至连定期参与圣殿的

崇拜仪式也不是（圣殿崇拜对散居犹太人是不可能

的），而是遵守《托拉》。这是以色列历史的巨大分

水岭，在以后的日子里，其前途是明确的。”[16]由此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侵蚀，在很大程度

上促使了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保持自己民族文

化与特征的自觉，而这种民族文化的自觉正是他们

能够保存自身民族特征，延续几千年不被外民族同

化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拉斐尔是站在上帝身边并能进入上帝荣耀之光的七

天使之一。 

② 对于安息日的来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

它来自于巴比伦，也有人认为它来自迦南，还有人认为它是

受了埃及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一定受到过巴比

伦七天一周观念的影响。 

③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巴比伦人认为第七天

是“邪恶之日”（“evil day”），如果孩子出生在这一天，

那么他的未来一定会很不幸，犹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④ 比如设巴萨就是巴比伦名字Sinabusur的缩写，其含

义是“（月神）欣保佑父亲”。（朱维之主编：《古希伯来文学

史》，第177页。） 

⑤ 公元前933年，希伯来民族的大卫王朝分裂，北方的

10个支派组成北国以色列（都城位于撒玛利亚），与由犹大

和便雅悯支派组成的南国犹大对峙。公元前722年，亚述国

王萨尔贡二世灭亡以色列国，将大批以色列居民掳走至亚

述，并从外地迁入大批移民到以色列。被掳走的10个支派与

当地居民长期通婚杂居，逐渐被当地民族同化，从而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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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宣告消失，这就是著名的“丢失的十支派”之谜。 

⑥ 安息日在犹太民族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事实上，它

是犹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试金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

才有人认为：“与其说犹太人保持了安息日，不如说安息日

维系了犹太人。”（参见：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

宗教运动》，傅有德、李伟、刘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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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lonia Culture’s Influence on Jewish  
Culture during the Persian Empire 

 
FENG Ding-xiong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0  China) 

 

Abstract  Jewish cultur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its neighbor. The article mainly deals with the Babylonian 

culture’s profound influence to Jewish culture, which included Babylonian religion, architecture, custom, personal 

name, etc. It was the corrosive influence of Babylonian culture that to a great extent forced Jewish people to 

struggle for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keep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 more importantly, to 

promote the canonization of Torah, which was the core of Jewis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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